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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巍巍井冈山，绵延五百里，逶迤磅礴，翠竹层叠，如

一颗璀璨明珠镶嵌于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

1927 年，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

农红军在此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

特色革命道路。从此，井冈山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

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奠基石”。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1965 年，毛泽东回

到阔别多年的井冈山，感慨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

山》；1962 年，朱德重访时挥毫题下“天下第一山”五个

大字，道尽对这片热土的深情。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更是英雄的山、光

荣的山。这里革命人文景观与旖旎自然风光交融，革

命胜迹与壮丽河山相映成辉。踏上这片红土地，革命

年代的风云仿佛触手可及。

走进茅坪镇谢氏慎公祠背后的八角楼，沿窄陡木

梯拾级而上，便是毛泽东当年工作生活的房间：床架、

茶几、靠椅、办公桌，陈设简朴。最醒目的是书桌上那

盏青油灯——微弱的火苗曾彻夜跳动，映照着毛泽东

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

争》两篇光辉著作。这两篇雄文如暗夜明灯，为中国革

命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方向。

大井朱毛旧居里，每间屋仅一张木床，床旁摆着箩

筐与扁担。它们无声诉说着一段温暖往事：毛泽东、朱

德曾与战士们同挑军粮，用脚步丈量山路，用汗水凝聚

军民同心。

登上海拔 1300 余米的黄洋界炮台，山风猎猎，“山

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壮阔景象跃然眼前。

1928 年 8 月 30 日，黄洋界保卫战在此打响——红军以

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敌军 4 个团进攻；仅存的一发

炮弹命中敌指挥所，终获全胜。这场战役保卫了井冈

山革命火种，更点燃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

纪念碑上“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12 米高的碑身巍

然矗立，背面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苍劲

豪迈；崖边苍松翠柏生机盎然，似在诉说当年枪声炮火

中红军战士的热血与担当。

走进人流如织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路》

巨型绘画震撼人心：它以磅礴笔触勾勒出中国共产

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点燃工农武装割据星

火的壮丽征程。带血的梭镖 、弹孔斑驳的军衣 、质

朴的红军歌谣、铿锵的革命名言……每一件展品都

是历史的见证，诉说着先烈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井

冈山道路。聆听英雄故事，凝视历史照片上坚毅的

面 庞 ，敬 意 油 然 而 生—— 正 是 无 数 烈 士 的 热 血 ，换

来了今日的岁月静好；正是他们的精神，为我们注

入奋进的力量。

“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绿色明珠流光溢彩。”巍巍

井冈山，以彪炳千秋的伟绩载入中国革命史的壮丽

画卷。百年间，井冈山精神如同一束火炬，照亮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的奋斗之路。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小

道前行，每座山、每块石、每棵树都被赋予厚重的历

史温度。

当我再次深情凝望这片红土地，仿佛在阅读一部

波澜壮阔的史诗。猎猎飘扬的红色战旗，早已深深镌

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它是信仰的坐标，是奋

斗的灯塔，更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常在朋友圈分享汉丰湖的图片。有微友留言：“看

来你很喜欢这片湖。”喜欢？我还真没意识到这点。不

过是闲暇时最爱去湖畔转转，转着转着就情不自禁地

举起手机。

同一片风景反复拍摄，这应该算喜欢吧？好比对

一个心仪的人，昨天才分别，今天又巴望着见一面。若

有三日不见，真如隔了好几个春秋。

我对汉丰湖，大抵也是这种感觉。

我所住的小区位于开州城东部最末端。出小区步

行几分钟即可抵达汉丰湖畔的亲水步道。最初我并没

有把这片湖放在眼里——她不过是因长江三峡工程建

设而形成的人工湖。15 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虽比杭州

西湖还大，文化底蕴却跟名扬天下的西湖没太大可比

性，不过一片年轻的湖罢了。

后来住户渐多，周围商铺林立。傍晚路边摊的划

拳声、坝坝舞的伴奏声此起彼伏。想外出走走，最适合

的去处莫过于汉丰湖畔。

夜幕下的汉丰湖泛着粼粼波光。人们或坐在石梯

上发呆，或并肩窃窃私语。不少运动达人在夜跑，呼吸

声自带韵律。说来也奇怪，一到湖边，世界顿时安静下

来，心也跟着脚步一起漫步。

去湖畔次数多了，渐渐生出依恋。一出小区，双脚

就不由自主地向湖畔靠近。

我的户外时光，大多交给了汉丰湖。

与好久不见的闺蜜相约，最好的季节是春天，地点

是默认的汉丰湖畔。湖岸的柳树上，嫩绿的柳芽像挂着

数万串珠子，在春风中轻轻飘拂。几个女人见了面啥也

不说，围着柳树轮番拍照。背倚碧绿的湖水，头顶一片

蓝天。杨柳、女人、湖水以及湖中缓缓驶过的游船，恰似

一幅壮丽的图画，半天的好时光就在拍照中溜走。

夏天的傍晚，我铁定会去湖畔走走。一道夕阳铺

在水上，像撒了细碎的金子，心也跟着动了起来。咔嚓

一声拍下来分享在朋友圈，附上一句：“一道残阳铺水

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汉丰湖最丰盈的季节当属秋天，此时水位高达 175
米。这个季节的汉丰湖也最为热闹，年年都会举办马

拉松、皮划艇、龙舟、桨板、游泳等全国性文体赛事，现

已成功入选全国首批、重庆唯一的国家水上（海上）国

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单位。

这个季节最适合接待外地来访的文友。暖暖的午

后，一行人在岸边漫步，目之所及是“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美景。月儿明亮的夜晚，一定得乘

画舫游览。站在船头欣赏“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

镜未磨”的景象，突然发现古人写大江大河的诗句，用

来形容汉丰湖却最合适不过。船还没靠岸，一首首以

汉丰湖为主题的诗歌已在文朋诗友心中酝酿成熟。汉

丰湖三个字不久将见诸报端——谁说汉丰湖缺乏文化

内涵？这分明是诗意盎然啊！

冬天的下午也适合去湖畔虚度时光。在电脑前写

作累了，抬头往窗外望望，若遇上这蓝天白云，脚步便

像长了翅膀，飞也似的直奔湖畔。阳光打在头上、脸

上、背上，像坐在炉火旁，身子骨都酥软起来。走累了，

拿出随身携带的名家作品坐下来品读，这时候的阅读

最专注、最投入。读累了，抬起头来，看成群的白鹭划

过天空，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

情绪低落的时候，汉丰湖也是最佳的避风港。独

自在湖畔徘徊，低吟几句表现愁苦的古诗词，正合落寞

的心境。汉丰湖最懂我意，她安安静静地陪着我，偶尔

发出轻微的声响，像是在安慰我。每次起身离开，心情

也如湖面一样豁然开朗。这一片湖泊呀，还真是治愈。

我家阳台正对湖心。清晨，我最爱站在阳台上观

湖景。阳台和湖泊其实有相当长的直线距离，可我一

举起手机，把镜头拉近一点、再近一点，阳台仿佛秒变

成汉丰湖的堤岸。照片一晒到朋友圈，有人惊呼：

“哇！湖景房。”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我越来越贪恋家门前的这片湖。再发朋友圈时，

我会骄傲地在图片旁备注几句文案：这片几年前还名

不见经传的年轻湖泊，已是国家 4A 级风景区、国家水

利风景区、备受游客喜爱的景区。

巍巍井冈，红色摇篮
□ 钟芳

凭栏望凭栏望

暮色浸染两江时，我倚在朝天门观景台的栏杆上。江风裹挟着嘉陵江特有的湿润气

息，将洪崖洞的灯火揉碎成满江星子。11787 架无人机自南岸弹子石广场腾空而起，流萤

般的光尾在墨色天幕拖曳出银河的轨迹，恰似长江与嘉陵江千年相拥的倒影在云端重现。

当第一束光刺破夜幕，5000 架先导机群化作银鳞游弋，时而幻化成长江三峡的夔门剪

影，时而舒展成单轨穿楼的魔幻轨迹。江豚跃出波涛的剪影与“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

交替闪现，将长江文脉具象为流动的诗行。此时此景，让人想起南山黄桷垭老茶馆里，老

板娘端着盖碗茶说：“山茶要经了霜才艳，就像我们山城人，经了难才懂得活着的甜。”

骤然升空的巨型山茶花在百米高空绽放，花瓣层叠舒展，每片“花瓣”都精密协作，

抖落的“露珠”竟是编队模拟的雨幕光效。这时我看见商圈周围戴草帽的柑橘小贩举起

手机，他布满老茧的手正与屏幕里无人机模拟的根系同频颤动：“根扎得深，枝叶才茂盛

嘛。”树冠处浮现的“坚韧、忠勇、开放、争先”八个大字，被霓虹镀上金边，恰似朝天门货

轮拉响的汽笛声在云端回荡。

摩天楼群在夜空生长出水晶棱角，洪崖洞的吊脚楼轮廓化作数据流，在云端与来福士

的玻璃幕墙碰撞出赛博朋克的火花。一旁的张爷爷缓缓地说：“50 年代的那些船工要是

看见这光景……”随着他的话音，我仿佛看到蜿蜒的光带如当年挑夫的扁担，串起十八梯

的青石板与白象居的悬空栈道。此时，《活力之城》篇章已经展开，腾跃的滑板少年、

旋转的芭蕾舞者，身旁穿红裙的少女发梢沾着火锅香气，与无人机群模拟的景象

共舞，城市的幸福感与烟火气在此刻聚集。

随后，无人机群化作万千流萤坠向江心。人群里有人轻声说：“那些

光点多像当年朝天门码头的煤油灯。”身旁的重庆妹子却笑着指向江

面：“看！无人机在给游轮导航呢。”此刻真实的游轮与虚幻的光带正

沿着相同轨迹前行，恰似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望。吉尼斯世界纪录

官方认证官的赞叹仿佛在夜空中回响。

这场光影盛宴终将落幕，但无人机划过的轨迹已烙进“六区

一高地”建设蓝图。正如长江水永远奔涌向前，重庆人正以坚

韧为根、忠勇为干、开放为枝、争先为叶，在 3000 年巴渝文脉里

续写新的传奇。当最后一架无人机隐入云层，解放碑的钟声

与江风同频共振，将这座城市的豪情传向星辰大海。

岩瓣花开
□ 罗林衡

六月，家乡的岩瓣花又开了。

沿着山王坪脚下的鱼泉河溯流而上，山势渐陡。苍翠的林

木与灰褐的石壁间，一丛丛岩瓣花正舒展着洁净的白，或成片怒

放如云霞，或零星点缀似星子，摇曳生姿，格外动人。

岩瓣花，学名野百合，取“百年好合”之意。多年前罗大佑一

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让这名字随着春风拂过祖国大地。但在

我家乡金佛山的深山里，山高路远，乡亲们没听过这曲子，也想

不出“野百合”这般文雅的称呼。因它长在岩壁间，球茎如蒜瓣，

便得了个朴实的名字——岩瓣花。它是金佛山的原生物种，生

于峭壁、长于山野，既有娇柔的姿态，又带着山野的泼辣，倒像极

了家乡人朴实粗犷的性子。我也见过人工培育的百合，花色艳

丽、花形典雅，却总觉得少了这份野气，少了些随山风舒展、任山

雨浸润的生命力，与这片高山旷野总隔着一层。

岩瓣花的花瓣是瓷白色的，几片青绿色的叶片如托盘般托

着花枝顶端，似荷花般洁白，如水仙般亭立，平凡中透出不俗，素

淡里藏着灵秀。花形或单朵俏立，或多朵攒聚，有的还是含露的

花苞，有的已绽放成喇叭状。最动人的是那深紫色的花蕊，与雪

白的花瓣相映成趣：似笑靥嫣然，如晨光迷离，像流水轻盈。凑

近细看，柱头上还凝着透明的黏液，香气馥郁。白色花朵总爱用

芬芳吸引蜂蝶，岩瓣花却还在花蕊深处点染这抹亮紫，仿佛在给

寻香而来的昆虫指路——生命的存在如此单纯，对生长的渴望

如此真实，对繁衍的执着如此热烈……万物皆如此，而这蓬勃的

生命力，恰似家乡人刻在骨血里的坚韧。

我对岩瓣花的偏爱，更多源于奶奶。爷爷在我父亲几岁

时便去世了，奶奶是老党员，生性坚韧，硬是咬着牙把三个孩

子拉扯大，成了村里的一段佳话。我家老房坐落在鱼泉河边，

背山面水，推门便能望见坡上成片的岩瓣花。奶奶总说这是

“救命花”——一家老小全靠它的根茎熬过春荒。我虽没经历

过那些苦日子，却听她讲过：挖来拳头大的鳞茎，掰开炖汤，能

消积利湿、止咳平喘。我们最常做的，是花开时摘下瓷实的花

朵，拌上米面蒸熟晒干，炒肉煮汤时放一把，满屋都是阳光与

雨水的鲜香。

奶奶不爱说话，整日在田间忙碌。家里几次大的变故，都被

她从容化解；清苦的日子，在她手里也过得井井有条。在她的影

响下，父亲参了军、当了村干部，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入了党。奶

奶极爱干净，出门在家都衣着整齐，花白的头发用帕子缠得一丝

不乱。我们总悄悄摘朵开得正艳的岩瓣花，别在她发间，看她的

脸也笑成了一朵岩瓣花。作为基层老党员、普通农妇，奶奶一生

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在平凡中写就了最朴素的坚守——

对生活不低头，对困难不退缩，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最朴素的

本质。

奶奶已离开多年，家乡却变了模样，如今成了重庆市最美乡

村。家后的山巅上，风电机组缓缓转动，像一朵朵怒放的岩瓣

花，自由、质朴、安静地守着这片土地。

溪水漫唱六月谣
□ 黎月香

六月的山林里，藏着一支古老的歌谣。不是人间的曲调，而

是溪水用千万年光阴谱写的清凉韵律。当暑气蒸腾时，它便从

石缝间苏醒，叮叮咚咚地唱给愿意驻足的人听。

山涧的水声最先传来。不是哗然的喧嚣，而是清凌凌的碎

响，仿佛谁在调试一把古老的月琴，弦音未成曲调先有情。

溪水天生是个吟游诗人。遇见陡坡便哗啦若急板，溅起晶

亮的水花；流经浅滩又潺潺似行板，恰似珠落玉盘。我循着这

天然的谣曲走去，看见它正把卵石当作琴键，一路叮咚地弹向

山外。

这水声让我想起《高山流水》古琴曲中七十二滚拂的段落。

当年伯牙在此类山涧得遇子期、樵夫听琴辨意的故事，而今溪水

千年不改其调，听者却换了一代又一代。那些没入水中的松针，

是否也带着往昔听者的叹息？

蹲下身，我成为它最虔诚的听众。水流漫过手腕时，凉意

从指尖漫上，宛如薄荷叶擦过皮肤，又像晨露沁入脉络。恍惚

间，似有童谣随水波荡来：“清溪浅，凉溪深，流过山涧洗暑尘。”

有片枫叶飘落水面，化作童谣里的一个逗号，随着漩涡打着旋

儿远去。

正听得入神，对岸的芦苇忽然簌簌作响，沙沙地打着节拍。

青蛙“扑通”跃入水中，宛若突然闯入的鼓点。受惊的小鱼群游

成流畅的弧线，在鹅卵石间穿梭。

我坐在岸边青石上，听这首天然的清凉谣。上游的水流湍

急恰似急板，下游的潭水沉静犹如慢板。阳光将水纹投在岩壁

上，晃动的光影恰似散落的音符，时而连缀成曲，时而零落成星。

溪水披上暮色的纱衣，谣曲渐弱，只剩几滴水珠挂在芦苇尖

上，如同未唱完的尾音。临行前，我学古人投了片枫叶入水。看它

载着细碎的光远去，忽然明白：所谓清凉谣，不过是溪水与时光的

唱和。我们这些过客，能掬得一捧余韵，便算有幸。

我轻轻掬起一捧，掌心里荡漾的，是它留给我的最后一个

小节。

临别回望，山林已笼在薄雾中。唯有那支清凉谣，仍在记忆

里循环往复，等着下一个酷暑时节，再次被溪水轻轻唱起。

家住汉丰湖畔
□ 周成芳

新图景新图景

四时新四时新

星落山城夜未央
□ 林慧

山水之间 邝家瑞 作


